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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  
六十二年前当我出生于黑土之上的时候，第一片落叶，飘落下来，

四野已寒风刺骨了，厚厚白雪覆盖了北方，放眼望去仿佛无有任何生

机，我从此以探索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  

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我走进那些表面荒寒的土层与生存层，无尽

无休地进入生存的结构。我不出来。一直往深里走。脚和思想都磨出

坚硬而固执的茧子。《东北生死场》这是我的第九十一部著作。此前

我写过《东北土匪》、《淘金》、《挖参》、《打狼》、《打鱼》、

《猎鹰》、《老作坊》、《老字号》、《马帮》，还有《妓女》、《慰

安妇》等等，等等。《东北生死场》是一个不知不觉而产生的动议，

为的是让人 “记住 ”这片土。直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时，其实自己也才

深深地悟出，这是一片时时在感动着人而人一旦被它感动，又忍不住

去感动别人的土地。如果人生真有轮回，我想我的前生一定在黑土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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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你不叫我活  
在一般人眼里，提起东北，就是大风大雪，老北风在雪壳里打旋，

江河冰冻，野鸡一片片冻死，头扎在雪壳子里，屁股露在外头，村屯

人冻得咝咝哈哈的，一大早出去捡。可是如果说热，东北这地方热起

来也叫人够受……  

这不，清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年）仲夏，春头子一收尾，大伙儿

还没感到北方的春意和夏凉，热辣辣的日头就照开了。春起在化雪的

荒地上种上种子，小苗刚长起半尺多高，老天就开晴了。这是一种干

热闷烦的日子。每天焰腾腾一轮白日，晒得地皮起卷儿。关东驿道上

的浮土像热锅里刚刚炒出的面，一脚踩上去直烫脚面子，这种旱天热

土最难受的就是种地的。  

这日一早，在关东腹地，在伊秃（契丹语，汹涌的河水）河北岸

一个叫乌卡拉浩特（蒙语，即宽城子）的地方，从屯子里走出一老一

少。这老的年岁约在五十左右，一根长辫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

少的约在二十左右，也是一根长辫子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手里

牵着驴的缰绳。他们动作长相一模一样，俨然一对父子。真是一对父

子。这老的叫齐雨亭，儿子叫齐子升，他们是这窝棚屯的地户。  

爹送子出了屯口来在土道旁，他打个遮阳抬头看了看天上毒毒的

日头，对儿子交代说： “你快去快回。大伙儿等着写裱呢。 ”  

儿子答应一声，骑上驴就上路了。  

老爹望着驴儿扬起的尘土消失在远方，打了个唉声，这才转身进

了屯。  

原来，自从公元 1644 年清兵入关灭明起，清王朝便推行了封禁

政策，把东北和长白山的大片土地和山林划为 “龙兴之地 ”，不许人采

伐和开垦，又因蒙古族参加清王朝的反明战争有功，便把伊通河西北

的大片土地封给了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作为领地，并修

了一条柳条边，“边外 ”定为蒙公的游牧地，不准开垦，后来又修了一

条 “新边 ”，把其中的一部分划为清王朝的官地，定为朝廷的围场，而

乌卡拉浩特一带就成了朝廷和蒙王公都可管可不管的地方。但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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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封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蒙古王公的

抵制，于是早在几十年前，柳条边以西郭尔罗斯前旗恭格喇布坦王爷

违背清政府的禁令，私下招募大批来自山东、直隶的流民前来垦荒，

使得乌卡拉浩特一带的农垦面积不断扩大，后来竟然扩展到蒙公游牧

地和朝廷围场的中间俗称 “夹荒 ”地带，这就是今天的 “窝棚屯 ”一带。 

由于一片一片的窝棚就像雨后地面冒出的蘑菇不断地在北方的

荒原上漫延，蒙公恭格喇布坦王爷觉得有利可图，便派出负责管地租

的 “租子柜 ”王爷按 “窝棚 ”纳税，只要有一伙或一户闯关东来的流民在

这儿搭起窝棚安下家，烟囱一冒烟儿，他便领着兵丁来给你造册丈地，

收租纳税。可是由于流民和地户也搞不清哪片是蒙公的哪片是朝廷的，

因此经常发生垦荒地户刚刚把租子交给蒙公的租子柜王爷，可这边朝

廷的税官又来收地税之事。农户真是叫苦连天。所以有如齐雨亭一家，

在此搭了些个临时的或较长期的窝棚，手里掐着蒙王公给开的 “开垦

令 ”，等着朝廷税官来验收拨地耕种。  

窝棚是东北民间特有的一种房子，往往是四根棍子搭成 “人 ”字形

架，上面用青草一披，抹上泥皮，靠一侧留门，一侧挖窗，里面砌上

卧入地下半尺深的火炕，人们往里一住，也照样生儿育女。但在这种

地方生活，冬冷夏热，潮湿难耐。可如今，更难的是老天大旱。这不，

一大早，齐雨亭就按照屯大爷徐老三的旨意，派儿子去河东的张家纸

坊取黄裱纸，回来好叠裱、写裱、烧裱，以求雨。  

这窝棚屯处已住了上百户流民，都是闯关东从关内来的人家。屯

户窝棚中间是一处挺大的场子，显得宽绰眼亮；场子中间高高地立着

一根旗杆，上面飘着一面黄色的锦旗，上书 “窝棚屯 ”三个大字。  

旗杆周围的空场子上，一些不怕晒的小孩们光着屁股在玩耍。  

他们玩着 “老鹰抓小鸡 ”。一边喊着：  

一把火，两把火，  

太阳出来晒晒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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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孩子们总是远离苦难。这不是，今天是五月十三；五

月初五端阳节大人给他们编的小风轮，用木杆儿穿的草龙，还有装上

香草的香荷包，他们用红线拴上挂在脖子上；还有的手里拿着一小绺

艾蒿或小葫芦，有的捧着粽子边吃边玩。而各家的窝棚门口的荫凉处，

却坐着三三两两的愁眉苦脸的闯关东流民。  

“哎，皇爷稳坐江山！可咱们……”一个坐在窝棚口处的老汉，从

嘴里拔出烟杆，望着在屯子场地上玩的孩子，说道： “这些荒，开是

开起来啦！可心里老没底。你倒是说清楚，哪儿是蒙古王爷 ‘租子柜 ’

的，哪儿是皇爷的边！ ”  

另一个靠在窝棚门栅上的老汉，噗嗤一笑，说： “老哥，他们也

是说不明白。说明白谁不说？头年，朝阳堡子硬抗荒租，不是让朝廷

给打死八十多口子？唉，听天由命吧！ ”先前那老者抹了一把脸上干

热的汗泥说道： “是疖子早晚出头。等着瞧吧！咱这叫几百屯户人的

命啊……”  

这时，求雨秧歌队开过来了。这种民间的土秧歌是按屯大爷徐老

三的旨意组建起来，平时赶在红白喜事或年节出演。而每年求雨活动，

则必须出演。按求雨仪式要求，秧歌由二十几个小生荒子（小伙子）

组成，他们先由两个小伙子抬着一条草龙，对着龙嘴处有四个小伙子

抬着一张桌子，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猪头，一左一右还点着两根大蜡烛。

一伙喇叭吹鼓手，手握家伙，随时准备开奏。  

这时节，齐子升已来到张家纸坊。掌柜的张大纸匠是在开春就按

着徐老三的旨意，把屯子里求雨用的黄裱纸晒好，见了齐子升，张纸

匠问： “你爹可好？ ”  

“还好。就是愁哇……”  

掌柜的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告诉你爹！ ”  

子升点点头。又说： “都那么说。可朝廷一日不来认准，大伙儿

心里就都没准。这可比天旱还要紧！ ”  

张纸匠让小打帮着把黄裱纸抬到驴身上，说： “快回吧！大家都

等着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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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子升说： “纸钱到老秋一块算吧！不能总白取你的。 ”  

张纸匠说： “不用记算啦。这就算我也在 ‘求雨 ’。你告诉徐三爷，

记上就中。另外，还有啥需要帮的，就知一声。咱一个纸匠，也没啥

能水，就是用几张关东老纸呗！ ”  

纸坊的伙计们都送上路口。齐子升又牵着驴儿踏上了土道。  

一进屯子，一帮孩子们就抢着喊：“黄裱纸来啦——！黄裱纸来啦

——！ ”  

不用通知，各家的人都走出来帮忙。那往往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

女，他们有的帮着卸纸，有的帮着叠裱。接着是写裱。  

写裱，则要窝棚屯中公认为有 “文水 ”的金大秀才来写。他也是从

中原闯关东来的，祖籍河北乐亭。据说祖上三代当过文案。他也晋过

公试，没有考上，但大家也称他为 “秀才 ”。金秀才写得一手好字。但

求雨的黄裱上并不需要太复杂的内容，往往就是 “龙王来 ”、“龙王好 ”、

“阿弥陀佛 ”等等便行。接着就是求雨仪式，称为 “烧裱 ”。  

这时，全屯的男人都集中起来，一律脱去上衣，挽起裤腿，打着

赤脚，排队走在前边。其中由一位 “仪式 ”执事，手拿黄裱，他喊一声

阿弥陀佛，大家都跟着喊。声音哭样的，很苦很低沉。每走到一个屯

口、道口、桥边处，就 “烧裱 ”，然后祭者齐刷刷跪下，向老天三行三

拜，高喊求雨。这时，跟在队伍后边的秧歌就要把猪头和龙王牌位摆

在前面，然后开扭。  

秧歌都是传统的内容，什么花扇、推车、高脚子，还有老达子和

老蒯抽烟等等，很是热闹。而求雨的人众后面，是一串孩子们跟着跑

跑闹闹的。  

队伍从窝棚屯出发，直奔伊秃河口处的龙母庙。说来颇有意味。

在早，在河的岸边上不知是何年何月，有人在此处建了座 “龙母庙 ”，

据说，龙母就是秃尾巴老李的生身之母。说老早年以前，山东文登府

有一户人家，姓李，这一年，妻子生下一个孩子，可是从生下来就带

着一条尾巴。李老爷子很生气，总也看不上这个孩子。可是当娘的受

不了，再说什么也是自己的骨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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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趁当家的出去铲地的空儿，娘就搂过孩子给他喂奶。  

孩子好久没吃娘的奶了，一见娘亲，就卧在娘的怀里，尾巴缠着

娘吃开了。  

谁知就在这时，爹爹铲地回来了。  

他隔着窗户一看，吃奶就吃奶呗，还用尾巴缠着你娘，这气就不

打一处来。他放下锄头，进了外屋就抄了一把菜刀。当时，儿子光顾

吃奶，也没注意爹冲了进来，只听 “当 ”的一声，儿子的尾巴被剁下一

节。  

儿子大叫一声，从窗户跳出去，只觉着身子一重，双脚腾空就化

成了一条巨龙。这时天空顿时阴黑起来，接着雷鸣电闪，下起了瓢泼

大雨。老爹一看，儿子原来是一条龙，也吓得扔掉菜刀跪在了地上。 

可是，龙儿围着他家的房子转了三圈儿，然后一直往北，来到了

吉林的松花江上。后来，母亲捧着儿子的一节尾巴追到了东北。她死

后，人们就在这儿给她盖上一座 “龙母庙 ”，每年来祭奠她，并管她的

龙儿叫 “秃尾巴老李 ”。据说今天在山东还有一句话，叫 “雹子不打文

登 ”，是说秃尾巴老李回文登看娘。一到求雨的季节，这窝棚屯一带

的人就到这儿来求雨，这已成了这一带人的习惯。  

来在龙母庙前，秧歌队打开了场子。  

齐雨亭和几位老人上前烧裱。当纸烟徐徐升起时，全屯人都跪了

下来。  

这时，齐雨亭领着喊：  

求龙母，开开恩，  

来片云彩让天阴；  

小孩们则喊：  

老天爷，  

快下雨，  

包子馒头都给你！  

秧歌开始。什么舞龙，跑旱船，跑驴，串花阵，小燕钻云，真是

热闹隆重极了。然后，队伍返回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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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返回窝棚屯，并不能立即散去，因为还有一顿求雨饭，那就

是，要由屯子里的大户人家将猪头带回去，用大锅炖上，然后款待所

有参加求雨仪式的人们。所以求雨这一天，往往也成为农家最热闹的

一天。按着窝棚屯的规俗，猪头被送到举办这次祭雨道场的齐雨亭家，

由他家来操执。  

齐家于是就开始操备这顿餐食，又抱柴禾又涮锅。外面的场子旗

杆下，秧歌队的道具都堆在那里，一些孩子们围在那里边玩边看，求

雨的人众都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老天，等着开饭。就在这时，突然，听

到有人喊： “不好了！朝廷的税官来查验 ‘开垦令 ’来了！你们看那是

什么？ ”  

这一喊，屯子里的所有人都静下来，大家齐向远方望去。  

人们往东南一望，就见远处的荒地上朦朦胧胧地腾起了一片烟尘，

还有 “哒哒 ”的马蹄声，那是一些马匹疾速地朝窝棚屯这边奔来。  

马蹄击打着垦荒地户的心，尘土飘飞起来，遮住了天空的太阳，

人们吓得跌倒爬起地四散奔回自己的窝棚，转眼间窝棚屯场子上就空

空的了。  

不一会儿，三十几个骑马的人就来到窝棚屯的空地上。为首的一

个官人模样的大汉从马上跳下来，对手下的一个人说： “去，把窝棚

屯大爷给我叫来！ ”立刻有人 “喳 ”地回了一声走了。其余的人给这人

放下一个马凳，头上撑开遮阳的紫缎罗伞，在他面前摊开一条长桌，

三册厚厚的账本和一个红漆的算盘 “啪 ”地就摔在桌子上……  

这时，朝廷的收租税兵已押着窝棚屯大爷和几个户里屯头快步走

了过来。  

窝棚屯的屯爷是徐老三，那年已七十二岁。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坎

肩，一部雪白的山羊胡子飘洒在晒得紫黑的胸前。徐老三本名徐宝忠，

祖籍河北沧州，家里开过镖局，因给一家大烧锅当护院 “院心 ”不幸被

人放火烧了酒作坊而倾家荡产，不得不领着儿子闯关东来窝棚屯落脚，

又被众人推举为 “屯大爷 ”，掌管着乌卡拉浩特窝棚屯几百户地户的身

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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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朝廷税官，徐老三抱拳施礼，跨前一步说： “不知官爷光临

屯堡，老三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  

这次朝廷吉林将军派来的税官姓胡名奎，此人本是朝廷武官之后，

因精通一些拳脚，平时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现在有朝廷公务在身

前来收缴地租便更是飞扬跋扈，他瞪了一眼徐老三命账官打开地册说：

“老头，又有多少新来地户？ ”  

徐老三说： “回秉老爷，二十四户。 ”  

胡奎说： “让各窝棚把地租算齐。 ”  

徐老三说： “什么地租？ ”  

“私入本地租种夹荒地地租。 ”  

徐老三说：“胡爷，这二十四户地租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就被蒙公 ‘租

子柜 ’收走了，我们闯关东开荒的都不易，也不能种一块地交两次租

子呀……”  

胡奎也不回徐老三的话，只是命账官加在一起算总账看看。那账

官手托算盘噼噼啪啪一阵细打，唱道： “二十四户总地租白银贰万伍

仟肆佰两陆文……！ ”  

徐老三又顺怀里摸出一张二十四地户交蒙公租子柜地租的开垦

令纳单双手托给胡奎说： “这里已有如实清单，请官爷过目！ ”  

胡奎伸手夺过纳租单，看也不看，“喳喳 ”几下把那纳单撕个粉碎，

向空中一扬骂道： “大胆！我奉朝廷乌拉衙门前来收缴地租，我不管

你交给谁，首先你得交给吉林乌拉租税！你如有意抗租，我就平了你

这窝棚屯！并把你押到朝廷过堂！ ”  

徐老三不动声色，又和言细语地说：“胡爷，农人种地又都不易，

就是纳租，也得等到了秋天，粮豆下来，卖粮纳租如何？ ”  

胡奎早已不耐烦了。他 “啪 ”的一拳砸在桌子上，那张账桌 “哗啦 ”

一下子碎在地上。胡奎怒声喝道： “把这老家伙给我捆起来……”  

立刻上来几个清兵把徐老三捆个结结实实。徐老三说： “你就是

打死我，我也不会交你双份租子！ ”胡奎说： “那我就先打死你。 ”说

完他一拳下去，打在老汉的后背上，徐老三大嘴一张 “哗哗 ”地顺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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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吐出两口鲜血……这时窝棚屯里突然响起 “铛铛 ”的锣声，胡奎惊恐

地向四外一望，只见有上百条汉子，一个个光着膀子，手里握着二尺

钩子、镐头、铁锹什么的农具嗷嗷地喊叫着朝这边涌来。  

这真是作贼遇上打杠子（也是贼）的了。原来，那些求雨的秧歌

队，人也没散，现在一看，官兵把人逼到这个份上了，就围了上来。 

齐雨亭一见事态要大，就暗中嘱咐儿子： “快去纸坊搬人马来。

大家集中，人多也势众！ ”儿子急忙去了。  

见人马围上来，徐老三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突然对大家说：“慢！”  

大伙儿顺势停下来。  

徐老三对胡奎说： “胡爷！现在你改变主意还赶趟，不然后果可

不好收拾！咱农人前两年也闹过。 ”  

胡奎说： “老三，你想犯上？ ”  

“庄稼人，被逼无奈！ ”  

“你想作乱？ ”  

“是为了土地……”  

胡奎说： “都给我退下！ ”  

可是，窝棚屯的男女老少都不动。一个个拿着钩杆铁棒，虎视眈

眈地注视着官兵。  

胡奎一看，垦荒户们不撤，于是心中发乱发慌。但是，他表面上

强硬。  

胡奎自作镇静地说： “不要慌！这帮不要命的蛮荒地户，竟然敢

抗上作乱，给我往死里打！ ”说完，他把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儿，

一口叼住辫梢儿，说： “上！ ”  

官兵们打押百姓平时就早已是家常便饭，现在听到了胡奎的命令，

一个个操起刀棒直向窝棚屯的地户们劈来。  

欺人已欺到家门口来了。徐老三再也不能犹豫了。他对齐雨亭等

乡亲们喊： “打吧！乡亲们。不然咱该吃亏啦！……”  

他的话一出口，垦户们疯了一样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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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穷苦的地户们从出了山海关那一刻起，他们就早已把

“脑袋瓜子 ”别在了裤腰沿子上了，生死对这些走死存亡的 “流民 ”来说

已不是重要的了，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种点地，吃饱饭。如今，

这一点点最起码的人生之要求也不能达到，他们还怕什么呢？还惧谁

呢？于是，在徐老三一声令下之后，他们操着家什，扑进官兵之中就

对打起来。  

窝棚屯的女人和孩子们也参加了。  

是啊，男人们已拼上了，上吧。于是，女人们也操起木棒什么的，

小孩们拿土疙瘩、土块子，也打官兵。  

可是，这些官兵个个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对付这些农人，那是绰

绰有余。就在百姓有些招架不住时，齐子升领着的乡下纸匠们赶来了。

农人们又从地上爬起来，一个个红了眼似的和官兵厮打起来，拼着老

命厮打起来，在旱天热土的荒原上，乌卡拉浩特的土地上腾飞起尘烟

和血光，一片刀具相撞的格斗声震耳欲聋。那些清兵虽平时训练有素，

但眼下也渐渐架不住红了眼的上百农户，恶斗从头午直打到下晌，清

兵拖着十几个伤号撤离了窝棚屯，屯大爷徐老三也被众人抬回了窝棚。 

第二章  神泉  
这天夜里，窝棚屯十分不平静。  

家家都有被官兵打伤的伤号，哭声、呻吟声、叫骂声从一处处低

矮的屋子里传出来。  

月亮，从伊秃河上升起来，高高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之上，把

清冷之光洒向了这苦难的北荒屯子。  

在中间一处窝棚的土炕上，屯大爷徐老三脸色纸白地躺在那里，

他大口地喝完一碗黑糊糊的汤药，然后把碗放在炕沿上，对一直站在

一旁的儿子徐长友说： “去，快去把你齐大叔找来……他外号 ‘齐大算

计 ’，我得和他好好算计算计日后！ ”  

儿子出去了。  

齐大算计就是齐雨亭。他本是河北永宁府人，两年多以前结伙闯

关东来这伊秃河北岸落脚垦荒，早已属于蒙公租子柜的地户。说他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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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是指 “会过 ”。其实农人谁不会过，只不过他 “会过 ”已到了 “出奇 ”

的地步。据说那年他从关里家出发，娘给他煮了一只咸鸭蛋让他路上

带着吃。他从二月二出发，每天用席篾棍儿抠一块就饭，从二月二直

到秋天的八月十五这天才露出蛋黄来！  

不知此事真假，从此地户都叫他齐大算计。其实他人善良、刚直、

有计谋。  

这时，儿子领着齐雨亭走进屋来。只见他的胳膊已经错环反背着，

左胳膊弯处一段白骨已支出肉皮之外，疼得直咧嘴。这还是下晌齐雨

亭因见屯大爷徐老三被捆，情急之下便领着众地户一起挥动铁棒和官

兵格斗，由于他出手专门打清兵的马腿骨，这才打跑了清兵，救下徐

老三，可他自己因此也受了重伤。  

“三爷，疼吗？ ”齐雨亭问候着。  

徐老三说： “你咋样？ ”  

齐雨亭说： “这不，支支着，就是回不去。 ”  

这时徐老三说：“儿呀！你快扶我坐起来……”然后又对齐雨亭说：

“你转过身去。 ”  

齐雨亭不知何故，乖乖地刚刚转过身去，就觉得脑后飞来一股凉

风，接着一只手掐住了他的左胳膊，他只觉得胳膊一阵麻痛，又听 “咔

叭 ”一响，折骨已经对上。  

齐雨亭惊讶地说： “三爷！你还会接骨？ ”  

徐老三说： “我何止会接骨。你看着……”只见他从一个小匣里摸

出一个小瓶，里面是黄黄的一下子水，他拧开瓶盖，一股浓浓的酒味

儿飘飞出来。他用指甲在里边沾一点儿，在齐雨亭的伤胳膊上一抹又

一撸，转眼间红肿顿消。  

齐雨亭惊奇地说： “这是真的么？ ”  

徐老三问： “如何？ ”  

齐雨亭说： “奇了。这是什么神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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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三的儿子徐长友说： “这不是什么神水，这是俺爹在早在人

家大烧锅护院时，跟人家烧锅掌柜学着酿成的一种 ‘酒母 ’。酿此酒，

必须有绝招……”  

老爹说： “有绝招，还要有绝水，一般的泉子不行。雨亭啊，这

瓶药酒就留给你吧。以后这边的事，你就多照顾了！ ”  

齐雨亭说： “三爷，你们……”  

徐老三说： “我就是找你来核计核计后事。 ”  

“后事？ ”  

“对呀。雨亭啊，你想想，官兵这次没收去租税，他们能善罢甘

休吗？定然还会来找窝棚屯的麻烦。所以我想今夜我就领这二十四户

没有垦荒令的人走。这样把麻烦也带走了。 ”  

“走哪儿去呢？ ”齐雨亭担心地回问。  

“往北，往蒙王公租地的地界那边挪一挪。那边有个叫乌兰塔拉

的地方，有我以前来闯关东的一个本家，我们投靠他去。 ”说着，徐

老三就让儿子快收拾东西。  

齐雨亭心下感动，他 “噗通 ”就在炕沿前跪下啦：“三爷，这一途多

保重！ ”  

徐老三下了炕，也动情地说： “我命大，死不了！ ”  

听说徐老三要走，各处窝棚的人众都出来相送，那二十四户也要

随徐三爷一起出发。大家在屯中央的旗杆底下抱头痛哭，互相安慰告

别。之后，徐三爷领着这伙人在月光照耀之下，往北方走去了。  

一晃，十来个年头过去了。  

这期间朝廷已在伊秃河上源的洛家哨一个叫长春堡的地方建了

长春厅，就是为着处理地户和蒙人 “租子柜 ”之间的矛盾，也为着解决

地户垦民和朝廷收租人的纠纷。但这个长春厅衙门离着窝棚屯太远，

有一回，衙门来俩差役，押着齐雨亭去府衙 “对地账 ”，来来去去走上

两天，而且道路泥泞，不便行走。而远离长春厅府衙的乌卡拉浩特一

带却渐渐地多起了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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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是因为，自从徐老三这儿的垦地户和官兵为 “夹荒 ”决斗，事

儿闹得不小，徐老三走后，朝廷又来过几次强收地租，可是胡奎一直

没有露面，领人 “闹事 ”的徐老三也蹽了，双方 “当事人 ”都不在。二是

这期间，朝廷和地户之间如矛盾日渐加剧，清廷也怕引起更多人众的

反对，于是便下令暂缓处理 “夹荒 ”地租事宜，这样，乌卡拉浩特一带

的垦民地户便暂时平静地种起夹荒地来。  

这一年初夏至老秋，老天又是闷热。  

这日晌午，就是北方民间所称的秋傻子那种时候，齐雨亭正领着

儿子在开荒翻秋垄。爹在前边，儿子齐子升在后，由于庄稼棵子和荒

草都挺茂盛，不一会儿，儿子就看不着爹的影了。在前头抡镐开荒的

齐雨亭举镐刨着刨着，突然 “咕咚 ”一下子，掉进一个水洞子里去了。 

齐雨亭一惊一吓，高声喊叫： “子升！快救爹……”  

话没说完，那水洞子的水已淹了他的脖。  

儿子一听爹喊救命，扔下镐头撒腿就往前边跑，边跑边喊： “在

哪儿！在哪儿！ ”  

可是，几句话没说完，他自觉得脚下一陷，也落进去了。原来，

这儿是一处暗泉子，水深不知底，因有树木和草丛的遮掩，加上草皮

上风刮来的一些浮土一掩，平时不易被人发现。  

儿子落入水中，本能地抓住水洞子边上的蒿草，想去拉爹，谁知

一看，爹不但没事儿，还脱掉了破布衫儿，在水里连游带洗呢。并说：

“小子！先别上去，咱爷俩泡一会儿吧。挺凉快。怎么，我觉得身上

的烂疤一挨这水，咋就一点儿也不痒了呢……”  

原来，由于乌卡拉浩特窝棚屯一带的人常年住在又湿又潮的窝棚

里，加上开荒种地蚊虫叮咬，许多人身上都长了一层层的癞，白天太

阳一晒或汗水一浸，浑身发痒，又火辣辣地疼。可是这种病，一没钱

请大夫，二没有特疗药，平时痒极了，垦户们就抹锅底灰。  

儿子也热一天了。这一落水，浑身的暑热顷刻间消失了。方才他

听爹这么一说，也有同感地说： “爹，这水怪呀……”  

爹说： “咋个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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